
第1章 

不断革命论的发生 

提起不断革命论时，一般人总要把这个理论同托洛次基名字联系起来，仿佛以为这是托洛次基独创的理论。其实，

倡始不断革命论者，是马克思而非托洛次基。 

距今九十二年以前，即一八五〇年三月间，在伦敦的[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发了一篇长通告给各支部，归纳德国一

八四八和一八四九两年革命教训，并指示德国工人革命党在今后德国革命之中应当采取的路线。通告末了一句话说

道：[他们（德国工人）的战斗口号必须是：不断的革命。]这通告是出于马克思的手笔，其中第一次发挥了不断革

命论。 

这个原始的不断革命论，可以拿通告之中一段话说明其要义：[正当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于上述要求大部份解决之后

要尽可能快地终止革命时候，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是要使革命成为不断进行的，一直到一切或多或少占有财产之阶

级都被逐出政权了，一直到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一直到无产者组织（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支配

地位的国家内）进步到了这个程度，使得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已停止了竞争，至少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力已经集中在无

产阶级手里了。]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德国革命（与过去先进的英法诸国革命不同）不应当停止在民主的阶段上，

达到民主阶段之后还需继续革命下去，直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了自己理想的革命为止。 

要明白马克思何以有此主张，必须先知道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革命有什么特点与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和十七世

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不同的。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资产阶级革命轮到德国时候才第一次有近代意义的无产阶级走上

政治舞台。 

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尚没有近代工业，只有工场手工业，因之尚没有近代无产阶级，只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工

匠和城市贫民——这些人并不是近代意义的无产阶级，至多只能说是无产阶级的祖先。法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

英国已有工业革命了，以蒸气为动力的机器亦曾输入法国，法国亦曾兴办近代工业，因之也有近代无产阶级存在

了。 

这篇通告，以后附印于马克思著的[关于在柯囚审判的共产主义同盟案件之暴露]书里面，此书颇生疏，从未译成中

文出版，因此这篇有名的通告颇不易见。这里我们不得不多多征引它。 

但在手工业大海之中若于机器工业岛屿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近代工业工人并未能于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独树一

帜，还是被小资产阶级群众吞没了去，小资产阶级以其地位和理想并不能超出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它不能建立一个

比资产阶级社会更进步的社会，它不能进行一个比资产阶级革命更进步的革命。在此情形之下，资产阶级革命一经

实现了其民主任务便不能再向前进了。即使一部份群众不满意于资产阶级革命，而图谋推动革命向前跳跃一步，但

结果革命还是要回到资产阶级轨道来的。法国革命高潮中的疯人派和以后的巴褒甫派之无效果的努力，便是事实上

的证明。 



德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五十年。这短短的半个世纪是西欧经济生产焕然改观的时代，不仅英国和法国食革

命之利将社会基础建立在近代机器工业上面了，连未革命的德国也发展了近代机器工业，尤其在沿菜茵河的大城市

里。德国已经存在了近代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很多，但就其在生产中的地位说来，已经成为社会上一种重要的势力

了。 

德国无产阶级那时不仅是自在的阶级而已，它已经由自在的阶级而为自为的阶级了。它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它能提

出自己的要求，而科学的社会主义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之皆诞生于德国，也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它的兄弟，法

国无产阶级，走得更远，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高举社会主义革命之旗帜了。 

迟至此时（一八四八年）发生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当然要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即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

中的作用问题，或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相互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是没有先例可援的，因为先进国行

过的革命并未曾提出这个问题。 

马克思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试分一八四八年革命前的时期和一八四八年革命后的时期来考察。马克思在革命前的意见可以拿[共产主义宣

言]（一八四七年）为代表，革命后的意见可以拿上面说的那篇通告（一八五〇年）为代表。 

[共产主义宣言]第四章内，马克思说道：[共产主义者所以特别注意德国，因为德国此时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前

夜，而此革命发生时欧洲文明是比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时和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时更进步的，德国无产阶级也比上述两

国革命时无产阶级更进步，因此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之直接的先驱。]这几句话表明马克思当时

已经指出德国革命这个特点，即与过去诸国革命不同之点了；同时也表明他认为：在此条件之下无产阶级革命将直

接资产阶级革命脚钟兴起来。 

那么在这种资产阶级革命当中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呢？同一章内，马克思说道：[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表现自己是

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就要同他拱手作战，以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地主和小资产阶级。但共产主义者绝不放过一个机

会去提醒工人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根本敌对，以便德国工人能够利用资产阶级上台后后必然建立的种种

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作为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能够于德国反动阶级下台后立即开始反资产阶级的斗争。]换

一句话说，共产主义者应该赞助资产阶级去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去代替封建阶级执掌政权，然后开始无产阶级革

命，推翻资产阶级。 

马克思——或宁可说整个共产主义同盟——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作用的这个意见，恩格斯说得更加明

白。恩格斯同一年写的一篇文章[一八四七年革命运动]中，最后一段很动人地说道：[资本家老爷，你们尽管勇敢

向前斗争去罢！我们现在需要你们；这里和那里，我们甚至需要你做统治者。你们不能不肃清中古残余和君主专

制，替我们铺平道路；你们不能不消灭宗法制度；你们不能不集中行政；你们不能不迫使具有多少财产的阶级变成

真正的无产阶级者以扩大我们的队伍；你们不能不拿你们的工商业造成了物质的条件，便利无产阶级达到解放。为

了酬劳，我们将允许你们统治一个时候。颁布你们的法律罢，舒展你们的威风罢，在帝王宫殿铺设你们的筵席罢，

讨那些美丽的公主做你们的老婆罢，——但不要忘记了：刽子手在门外等候你们！] 



这种意见，在当时，革命尚未发生以前，本是很自然的。德国无产阶级自然要参加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但它与英法

二国革命时它的前辈不同，它不能限止于资产阶级革命，它要实行自己的革命，这二个革命之距离是不会长久的。

可是如何赞助资产阶级去革命呢？如何利用资产阶级造成的种种条件去反对资产阶级呢？如何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呢？这些中间阶级在两种革命之间采取什么立场呢？这些都是尚没有经验可为依据的。 

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两年的革命供给了经验。德国资产阶级胜利了，一八四八年三月运动之后它就夺占了国家权

力。但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并未曾胜利。资产阶级利用它新得的权力，不是为了肃清三月间失败了的封建势力，而

是为了打击它的战友，打击德国无产阶级，使之回到旧时受压迫地位去。[为要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不能不与

三月间被推翻的封建势力联合起来，甚至不能把统治权奉还于封建专制党派，虽然如此，资产阶级还是紧紧抓住那

些条件的，为了政府财政困难原故，这些条件最后仍将使得权力落后于资产阶级手中并保证它的一切利益的——只

消革命运动现在就能退到所谓和平进化道路去。]可见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并不能使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道路上比当

初法国资产阶级多走一步，反而少走得多了。现在，一八五〇年，革命失败之后，[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一八四八

年扮演的角色，就要由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来扮演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现在同一八四八年以前自由派资产阶级一样

处于反对派地位，它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也要同自由派资产阶级一样背叛民众的。对于工人来说，这个小资产阶级

比那个资产阶级还更危险些。]小资产阶级党派现在自称为[共和派]或[红党]，但[他们改变他们的名称，却未曾改

变他们对于工人的态度，不过表明，为了与那联合专制势力的资产阶级对抗原故，他们要靠无产阶级赞助的。]

（以下均见一八五〇年三月[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的通告]）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很有力的，它不仅包含城市中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小店主，小厂主，它而且领导着农

民和农业无产阶级，——当后者尚未在城市中独立的无产阶级身上找到靠点时候。革命的工人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

主派应有如下态度：党与民主派共同前进去反对党所要推翻的那个党派，但是当民主派要为自己稳固立足地时候，

其一切的举动，党都要反对的。]（同上通告）最后几句话拿来同[共产主义宣言]关于自由派资产阶级说的话相比

较，就可显出马克思在革命前后意见之差异了。 

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马克思虽然明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根本敌对，虽然也知道资产阶级胜利之后要利用

新得权力以反对无产阶级；但他总认为资产阶级至少要为自己利益去肃清封建制度，造成资本主义发展条件，即至

少要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夺得政权应当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然而两年革命的教训使他明白了，

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不一定会肃清封建制度，造成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不一定会建立种种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让

工人拿去作武器来反对它的。资产阶级夺得政权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不是一回事，是两回事，有时甚至是互相反

对的两回事。我们应当将此二者分别开来。工人固然要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但是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做统治者，工人

不能允许资产阶级统治一个时候。工人一开始就要反对资产阶级新得的政权，不使之稳定，给它许许多多困难，一

有可能就推翻它。对于资产阶级政权如此，对于小资产阶级政权亦然。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去推翻资产

阶级，但是当小资产阶级[要为自己稳固立足地时候，其一切的举动，党都要反对的。]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教训使马克思明白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间的关系，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有可能

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先驱，其关键乃是政权的推移问题。资产阶级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就应当努力使政权尽

速脱出封建专制党派之手，但又不使之稳定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以及一切多少有财产的阶

级手中，而应当使之赶快落到无产阶级手里来，然后能保证社会改造成功。 



这就是不断革命论。 

在迟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是要使革命成为不断进行的，一直到一切或多或少占有财产之阶级

都被逐出政权了，一直到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 

但是怎样才能使革命成为不断的呢？——即怎样才能使政权不稳定于那些多少有财产的阶级手中呢？在同一通告

中，马克思说道：[要公开表示不信任新的政府。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的工人政府，与新的正式政府同时并

存；这工人政府或者采取市政委员会形式，或者采取市政董事会形式，或乾采取工人俱乐部形式，或者采取工人委

员会形式，总之务使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不仅立即推动工人的支持，而且一开始就觉得受了其他权力所监督和胁迫，

这其他权力是有全体工人群众为后盾的。一句话：从胜利的第一顷刻起，我们的不信任心就不是对着那失败的反动

派了，而必须对着我们以前的盟友，对着那个党派，它要利用共同的胜利为了它自己的目的。]（同上通告） 

我们现在知道这原始的，即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第一次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究竟是什么了。 

我们试以整个的德国革命以及后来其他国家迟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根据来分析这个不断革命论。 

人们首先会指出：马克思是错的，因为历史上所见的德国革命并未曾依照马克思这篇通告所说的[不断革命]进行下

去的。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预告的[即将到来的]革命，在此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推翻资产阶级自由派而取得

政权，——这个革命并未曾发生。不错，不仅德国，连英法意诸国，革命运动也从一八四九年以后渐趋低落以至于

平息了。资本主义在全欧洲范围内大踏步向前发展，已经成功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如英法，资产阶级政权固然

发展资本主义；即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国家，如德国，反革命的贵族地主政权为了自身利益也不能不追随先进国之

后发展资本主义的。但那是怎样一种发展方法！代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反对派地位，而障碍资本主

义的贵族地主则操持政权，资本主义之发展以双方妥协行之，以至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如扫除农业上封建关系，统

一民族国家，建立民主共和国等等，在法国是几年之间以快刀斩乱麻手段完成者，在德国则经过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至几十年长久，还不得完全完成。 

不过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并未曾不断发展下去，从资产阶级政权阶段到小资产阶级政权阶段，再到无产阶级政权阶

段，——则是历史的事实。德国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革命到德国一九一八年无产阶级革命之间隔了一个德国资本主

义大规模发展阶段，这也是历史的事实。 

造成这个历史事实的，除了因无产阶级干涉革命原故资产阶级宁愿屈服于地主贵族以外，全欧洲资本主义之尚有大

发展余地也是主要原因的。这一点马克思以后就明白了。一八五〇年共产主义同盟还是一致认为欧洲即将有革命爆

发的，但以后不久，关于这个问题同盟之中发生了争论，马克思一派明白革命已成过去了，必须等待下次危机到来

才有革命可言，其他一派则以为革命局势还在继续着；争论结果至于分裂。恩格斯后来曾承认他们当初对于资本主

义前途之估计是错误的。但这是事实估计错误，而非方法错误。落后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至有个自觉的无

产阶级了，但尚未行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要澈底解决其民主任务，革命就必须不断发展以至于政权一一脱

离有产阶级之手而落入无产阶级之手。马克思这个不断革命论公式可以用于一八四八年的德国，可以用于一九一七

年的俄国，也可以用于一九二七年的中国，以及今后一切合于上述条件的落后国家。 



这是原始的不断革命论公式，不是后来发展了的公式；这原始公式化和那后来公式之比较，恰如初发的树苗和长成

的树木之比较：虽然一个简单一个繁复，但繁复的能在简单之中找到萌芽。 

发展了的不断革命论，即与托洛次基名字不能分离的不断革命论，是以后几章的主题。我们以后将可看见托洛次基

的理论，其若干重要之点如何早以萌芽形式包含于马克思的理论之中的。但这里我们要说一说两个理论，或一个理

论之两个不同的阶段，对于农民在革命中作用是怎样估量的。 

托洛次基认为俄国农民虽然能够赞助无产阶级去推展革命，而且必须赞助无产阶级才能够使得革命胜利，但在革命

中农民没有独立的作用。马克思的通告则还以为德国农民是赞助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惟有农业无产阶级能与工人联

盟。[正如民主派与农民联合一样，工人也必须与农业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马克思也是因为把农民看做小资产阶级

的天然盟友，所以一八五〇年时还在期待小资产阶级即将发动一个革命，夺取政权并施行自己纲领的。但这一点马

克思确实是错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毕竟没有发动一个自己的革命，没有获得政权，而且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

走上革命舞台以后，不仅资产阶级自由派不敢推展革命，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能独立进行其自己的革命了。法

国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轰轰烈烈的阶段是不能复现于德国革命了。这一点，马克思后来也明白了的。正如一八四八

年资产阶级之背叛革命使它推演出不断革命论公式一样，一八五〇年后小资产阶级之无力革命又使他发生农民赞助

工人革命之思想。一八五六年，即那篇通告写成之后六年，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德国的一切事情，全靠有个农民

战争的再版能够赞助无产阶级革命。那时事情就是非常之好的。]如此，农民不是赞助小资产阶级了，而是赞助无

产阶级；工农联合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必要的，但既然赞助无产阶级革命，可见农民在革命中并没有领导的或独立

的作用了。 

一八四八年革命潮流失败，反动势力巩固下来，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公式未曾实现。从那时起，直至一九〇五年，

除了巴黎公盟昙花一现之外，世界没有革命，尤其没有落后国的革命。革命被人忘记了，不断革命论更加被人忘记

了，但[马克思主义]流行起来，其他的社会主义学说都退避三舍了。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人，形成了一种

理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或迟或早要施行民主制度的，无产阶级将在民主制度之下一步进一步组织起来走上社会主

义去。不错，关于从民主制度到社会主义之过渡，有一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为过渡时候民主制度本身将渐渐充

实了社会主义内容，无需乎暴力革命，另一种则以为过渡时候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二者都认为民主制度和

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二个完全隔离的阶段，其间距离且是很久的。二者都与不断革命论站在相反的立场。 

不断革命论完全被人忘记了，它好像是死了的，但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它又复活起来了，那时是继德国之后另一个重

要的落后国走到了资产阶级革命。 


